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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找一处仰望星空的地方
姻本报记者 甘晓 实习生 张雅琪

上世纪 80 年代，就在欧美天文学家忙着设计
未来巨型望远镜时，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重要的问
题：地球还剩什么地方可以架设这种庞然大物？

中国正计划在 20 年内建造一座口径数十米
的大型光学天文台，为了找出最佳台址，中科院
国家天文台自 2003 年起，在西藏与新疆展开了
长期的选址工作。

在阿里地区狮泉河镇南 30 公里的山脊头
部，几座白色的圆顶建筑物格外引人注目。海拔
高、云量少、水汽低、透明度高、视宁度条件好
……这便是中国天文学家耗时十年找到的仰望
星空的地方———狮泉河监测点。

八月是西藏阿里地区一年中最好的季节。这
里平均海拔超过 4500 米，是“世界屋脊的屋脊”。
壮丽雄伟的雪山，星罗棋布的湖泊，莽莽苍苍的
草原……这里被旅游者和信徒视为心中的圣地。

然而，对于天文学家来说，赋予阿里神秘色
彩的绝不仅限于自然风光，这里还是地球上观测
天象的一处绝佳场所。

选中阿里，天文学家在西部野外探勘了近十
年。

如今，国家天文台阿里观测站已宣布正式成
立。回首西部天文台的漫漫“选址路”，中科院国
家天文台首席研究员、西部选址项目组负责人姚
永强感慨万千。

“十年艰辛，我们只想选择一处最好的观测
地点，用来安置我国未来大型地面光学红外和亚
毫米观测设备，使我国跻身世界天文与空间科学
强国之列。”姚永强说。

十年修得正果

在很多天文学家眼中，狮泉河点的选址和建
成，堪称天文台址选址工作的典范。

9 月 3 日，《中国科学报》记者在国家天文台
见到了姚永强。此时，他刚刚结束了一次长时间
的野外考察返回北京。

自国家天文台西部选址组开展工作以来，在
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姚永强几乎每个月都要参加
一次这样的考察。“我感觉自己已经是阿里人了，
回到北京很不适应。”他笑称。

上世纪 80 年代，天文学家逐渐认识到，天文
台的台址条件决定了大口径望远镜的性能和效
率。没有苛刻的观测条件，再精密、昂贵的大望远
镜也只能牛刀小试，难以完全发挥威力。

国际天文学界为此刮起一场“选址风”。架设
望远镜前，天文学家往往根据天文观测的要求慎
重选择条件较好的台址，把大气干扰降至最低。
目前，国际上公认的世界级最佳天文台分别位于
美国夏威夷莫纳凯亚山、智利安第斯山和大西洋
加那利岛的山顶，而亚洲地区则长期缺乏优秀天
文台址。

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科学院天文委员会组
织实施了较大规模的天文台址资源调研。调研发
现，在内蒙古至西藏一线季风不易到达的西北干
旱地区，有望找到条件相对较好的天文台址。

2003 年，为推进中国地面天文学发展、确定
未来 20 年国家天文学科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工
作，国家天文台组织启动了中国西部天文选址计
划。当时，以红外天文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姚永强
开始担任西部选址项目组负责人。

该项目的总体目标是为中国下一代大型地
面光学红外望远镜选择最佳西部台址。同时，对
全国范围的天文气候、亚毫米波及太阳观测台址

进行调查。整体周期为十年，前五年进行台址调
查，后五年则基于望远镜项目实施专项监测。

随后，姚永强带领项目组成员开始了漫长的
选址工作。经过两年左右的前期调研，项目组嗅
到了青藏高原这块宝地。

2005 年，国家天文台时任台长艾国祥院士
在中科院 2005 年度《科学发展报告》中透露，国
家天文台正在推进七项大天文科学工程。其中一
项便是“启动青藏高原选址计划”。与此并列的还
有如今已经受到广泛关注的“大天区面积多目标
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LAMOST）”、“五百米口径
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以及承担月球及深空
探测中的相关工作。

“我们最后将阿里狮泉河选点作为建设站
址，从 2010 年起正式开工建设。”姚永强回忆。

2010 年 7 月，西部选址组筹备启动狮泉河南
选点的建设。一期建设内容包括望远镜圆顶、卫
星通讯天线和 25 千瓦太阳能电源。3 个月后，望
远镜十米塔圆顶建设完成。

2012 年年底，首架口径 50 厘米望远镜观测
设备成功架设，并于 2013 年投入使用。姚永强介
绍，科学家将利用它对太阳系天体、恒星形成区
以及变星样本进行观测研究。

从 2003 年至 2013 年，阿里狮泉河监测点的
建成历经整整十年时间。国内外多名天文学家一
致认为，狮泉河点的选址和建成，堪称天文台选
址工作的典范。

“艰难”的选择

对于放弃卡拉苏，姚永强至今心存遗憾：“卡
拉苏是个不错的点，只可惜云量多了些。”

尽管国家天文台西部选址的结果花落阿里，
但在阿里狮泉河的背后，则是整个项目组十年的

“艰难”选择。
姚永强介绍，现代化的专业天文台址最关键

的是需要有优良的大气稳定程度，即“视宁度”。
同时，大气透明度、较小而稳定的风速、合适的日
照数等也是考察指标。“还有海拔高度，站点建立
得越高，大气越稀薄，影响就越小。”他说。

所以，科学上的要求，注定了天文台选址的
“艰难”。

按照国际惯例，各种指标一般通过 4 个阶段
来筛选和考察，分别是远程研究、实地调查巡测、
定点监测和选点建设。“也就是说，国际上优秀的
天文台站，往往需要历经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
能建成。”姚永强指出。

其中，远程研究是指大范围进行调查，目标
是选择最佳的区域，也被称为“海选”。国家天文
台副研究员刘立勇回忆说，如果要算上最初的

“海选”，项目组选过的地方接近 100 个。刘立勇
自 2006 年毕业后便加入西部选址项目组，亲历
实地调研和建设过程。

刘立勇说：“西部区域我们调查过新疆帕米
尔高原、天山地带、西藏阿里地区、川西高原、滇
西北以及华北及内蒙古地区。”在这一阶段，科学
家要将范围缩小至方圆 60 公里左右。

第二个阶段为实地调查，目标是调查候选区
域中的地理环境是否适合人员常驻、运输设备
等。国家天文台喀什基地前主任王金良回忆：“有
许多指标很好的地方，我们到了那儿之后发现是
个陡坡，人根本上不去，只好放弃。”

经过这两个阶段，位于新疆帕米尔高原的卡
拉苏监测点、西藏阿里地区的物玛监测点和狮泉河

监测点成为“幸运儿”，进入了下一个环节的选拔。
第三个阶段便是通过长期监测数据，对候选

点进行验证。姚永强和同事在帕米尔高原和阿里
高原进行了异常艰难的坚守观测。

位于距新疆塔什库尔干县县城 80 公里的卡
拉苏监测点尽管交通条件便利，却因为云量达不
到要求而最终被淘汰。2009 年，卡拉苏站撤站。对
于放弃卡拉苏，姚永强至今心存遗憾：“卡拉苏还
是个不错的点，只是我们优中选优，最终选择了
藏西南地区。”

不仅姚永强，生活上的艰难也使卡拉苏给项
目组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刘立勇回忆，2006 年，
他第一次去卡拉苏，海拔超过 4500 米的帕米尔
高原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高原反应引发整
个脸都肿了，根本喘不过气。还有的同事干着干
着就晕倒了。”他说。尽管如此，自从那时起，每年
超过 2/3 的时间，刘立勇都泡在高原上。

王金良也曾参与过卡拉苏和物玛的建站。他
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当初建站时，五六个科
研人员亲自上去做苦力。“给养都上不去，吃喝都
要自己带。”他说，“值守期间一天只有一杯水可
以用来洗脸。”

科学和生活上两种“艰难”并存的日子，让姚
永强和同事们至今刻骨铭心。

最后的PK

物玛观测点交通不够便利。且不说两边都是
悬崖，有时候山路陡得连前面的路都看不见。

选择到了决出“胜负”的时刻。西藏阿里的物
玛和狮泉河监测点将进行最后的 PK。

其中，物玛观测点位于藏北高原腹地，海拔
高度 5032 米。其选址观测点位于正西方向宽阔
谷地的突起高地，相对高差达 600 米，山顶平坦，
东北南三面为缓坡，易于登顶，便于越野车将生
活补给直接运送到监测点。

狮泉河南选点则位于阿里地区狮泉河镇南
30 公里的山脊，海拔高度 5100 米，距离昆沙机
场 25 公里。其西北方向迎风面宽阔平坦，相对落
差 700 米。

“单就气候条件、视宁度等各种指标而言，两
个监测点差别不大。”姚永强说，“这时候就要综
合其他的条件进行选择。”

项目组发现，物玛观测点交通不够便利。当

时，刘立勇经常坐着王金良驾驶的越野车穿行在
道路条件险恶的山路上。“且不说两边都是悬崖，
有时候山路陡得连前面的路都看不见。”刘立勇
只好紧紧握住车窗旁的把手。

姚永强的责任心让同事们钦佩。为了让同事
们在后排休息、帮助司机消除疲劳，姚永强是整
个队伍中雷打不动的“副驾驶”。

2006 年冬天，姚永强和王金良从喀什前往
阿里途中遭遇暴雪袭击，阻断了道路，进退不能。

“要不是我们彼此鼓励，继续前进，当时可能就被
埋在大雪中消失了。”当时的情景至今让王金良
感到后怕。

补给困难也是物玛的劣势。监测点西距最近
的居民点盐湖乡 60 余公里，离东面的改则县城
110 公里，距离水源地近 50 公里。

“这些地理条件意味着，物玛点的补给很困
难。”王金良说。事实上，项目组成员也在建站实
际工作中实实在在地体会了这一点。2007 年，项
目组一辆越野车在翻越山区前往物玛站时燃油
耗尽，只好高价向山中牧民买油。为保证油品质
量，项目组一名成员还脱下棉袜将汽油过滤后，
再倒进越野车油箱。

王金良回忆，他们还曾花 270 块钱买了 3 棵
娃娃菜。“本来我们向当地人买 3 棵大白菜，也谈
好了价钱，没想到拿来一看居然是这么小的‘大
白菜’，也只好认了。”这件事让项目组成员哭笑
不得。

最终，根据这些情况，项目组认为，物玛选点
“建设运行费用太大，不现实”。

狮泉河点在最终的 PK 中胜出。姚永强解
释：“狮泉河的云量和风速更有优势，阿里机场已
建成通航，观测站距离机场 25 公里，山顶还有输
电网络通过，交通、供电、网络通信、后勤补给等
条件都远比物玛优越。”

经过综合评比，项目组认为，阿里狮泉河监
测点有望成为国际一流的天文台址。

阿里站的未来

阿里天文台的视宁度至少优于 0.8 角秒，可
与莫纳凯亚天文台媲美，具备世界一流天文台的
条件。

姚永强和同事多年来的付出，在不久前又取
得了阶段性成果。

今年 6 月，国家天文台台长严俊、副台长薛
随建一行赴西藏考察。此行的主要目的旨在推进
国家天文台阿里观测站和阿里天文台机构的建
设。其中一项重要议程，就是与阿里地区行署专
员白玛旺堆签署《西藏阿里地区行署—中科院国
家天文台战略合作协议》。

协议内容包括：正式成立国家天文台阿里观
测站，启动组建阿里天文台的相关程序，成立阿里
天文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委员会以及共同推进阿
里星空暗夜公园和星空旅游体验中心建设等。

姚永强解释，从以往天文台站建设运行经验
看，随着城市化进程，光污染是威胁天文观测的
重要因素。“精挑万选的阿里站一定要在预防光
污染上有所准备。”他强调。对此，姚永强借助自
己挂职阿里地区行署副专员的身份，与当地政府
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观测区保护工作。

据悉，在该协议签署仪式上，严俊指出，青
藏高原具备得天独厚的天文资源，阿里又地处
全球天文望远镜分布空乏区，具备优越的天文
观测条件和优势地理位置，将为促进国内大望
远镜项目和拉动重大国际天文合作投入提供
基础支撑。

他表示：“相信随着国家天文台阿里观测站
和阿里天文台的成立，会逐步吸引更多学科领域
的科研团队进驻阿里开展科研工作，切实展开院
地友好合作。”

如今，于 2012 年年底成功架设的 50 厘米口
径望远镜观测设备近期已经在阿里监测站投入
使用，科学家将利用它对太阳系天体、恒星形成
区以及变星样本进行观测研究。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话对天文
学家而言再恰当不过。“当前，天文学领域的竞争
是大型望远镜设备的竞争，观测地点的条件对发
挥望远镜关键性能起着决定性作用。”他说，“毫
无疑问，阿里观测站的建成，将为我国天文学未
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根据目前观测，阿里天文台的视宁度至少
优于 0.8 角秒，可与莫纳凯亚天文台媲美，具备
世界一流天文台的条件。”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主
席海部宣男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阿里站给出
如此评价。他指出，一旦阿里天文台建成，将成为
亚洲最佳的世界级天文台，成为推动亚洲天文学
界合作的极好平台。

同时，阿里地处全球望远镜分布的空乏区，
具备天文与空间观测的地理优势。其高晴日数、
高透明度和低水汽条件对于高能、紫外、红外、亚
毫米波观测和太阳观测都具有绝对优势，适宜于
建立全波段观测基地。此外，建成后的阿里天文
台将成为北半球首个海拔 5000 米以上的天文
台，可协同其他国际天文台对特定天体目标进行
全天不间断追踪观测。

据悉，整个阿里天文台建设预计将持续 10
年时间。根据目前规划，建设口径 10 米望远镜的
投资数额巨大，若未来建设口径 30 米大型望远
镜，则需要多国合作投资建设。包括中国、日本、
韩国在内的国际天文学界将共同出资支持阿里
天文台建设。业内专家认为，阿里天文台也将成
为天文学界国际合作的典型案例。

就在接受记者采访的第二天，姚永强又要动
身前往阿里。在他看来，中国西部天文选址的工
作远未结束，“选址是为建设中国新一代望远镜
设备的前瞻性研究，直接关系到国家重大天文设
备的投入决策和长远发展战略”。

姚永强和同事仍然在漫漫“选址路”上，一步
一个脚印地行进。

姚永强供图


